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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勤春早 毛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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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八日
一些别致的音符
跳跃在节日的五线谱上

这一日
春风柔软
女人笑靥如花
康乃馨的芳香里
沁透着母亲灶台前的辛劳
那是母爱的味道

这一日
女人们走出家门
唱着春天的歌
扬起追求的风帆
在岗位上绽放成
一朵铿锵玫瑰

这一日
祖国的大江南北
高歌着女人的颂词
一年一度的妇女节
在共和国的蓝天下
谱写着女人的魅力篇章

十月颂歌
——庆祝十九大胜利召开

我爱北京浩浩荡荡的风
携带长江黄河的阵阵波涛
我爱神州大地涌动的春潮
吹响一往无前的奋进的号角

我爱2017十月的天空
八千里路云和月的“一带一路”
我爱金杯银盏举起的祝福
我爱五星红旗飘扬的每一时刻

我爱国歌的沧桑和雄浑
贯穿着我全部的生命
我爱热血铸就的长城和忠诚
绘制千里江山如画的长卷

我爱灿然的落叶
拥抱根和泥土的大美与奉献
我爱五谷丰登
我爱涌向天边的金色麦田

2017，一个骏马奔腾的十月
一双大手摁动开关的十月
一个大幕徐徐拉开的十月
一个百舸争流、千帆竞渡的十月

三个半小时的铿锵
新时代宣言的磅礴力量
初心如磐，砥砺前行
彰显大国的自信和坚定

历史的钟声再度敲响
“梦之队”领航千秋伟业
励精图治，凝心聚力，两个“一百年”
开启新征程，谱写新篇章

我爱每一个跳跃的音符
昂扬的旋律、澎湃的浪潮
我爱从容的步伐迈进的强音
我爱每一个跋涉的足印

敬礼，十月
我们爱活力四射的太阳
爱铁锤镰刀簇拥的神圣和庄严
我们爱这个秋天的一切

敬礼，2017的春华秋实
继往开来，团结奋进
迈向伟大复兴新征程
拥抱你，十月，祝福您，祖国！

我爱中国红

我爱中国红
太阳的光芒，民族的鲜血
染红了我们的五星红旗

“一张天下最美的脸”

中国红，对于炎黄子孙
有着特别特殊的意义
我们饱经沧桑的祖国
在一片红里诞生和新生

金色的镰刀、斧头和麦穗
有着黄土地一样的情怀
她是忠诚和正义，光明和理想
昂扬而饱满

铁索横江，百炼成钢
血雨腥风里的一次次壮烈牺牲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中国红
她是历史心头的一道殇

从一点红，从星星之火
到全国江山一片红
征程漫漫，军歌嘹亮
她是彪炳千秋的中华伟业

她是荡气回肠的号角
她是催人奋进的锣鼓
她是蜡炬成灰的红烛
她是光芒万丈的火炬

她是巍然屹立的宝塔山
她是八角楼彻夜的灯光
她是漫山遍野的红杜鹃
她是南湖上的那条红船

她是飘扬在胸前的红领巾
她是举过头顶的拳头
她是入党的铮铮誓言
她是万钧雷霆和震撼的闪电

赞美您，五星红旗
那是一颗火热的心在跳动
那是一个民族的魂魄
那是我们呼吸与共的命运

拥抱您，五星红旗
长空浩荡，剑气如虹
以人民的名义
那是鲜红的旭日正在喷薄

没有告知你，你依然知道我要来，早早的用一场
春雨洗尘，带一身江南早春特有的清新和明媚来拥抱
我。一下子，我便醉在你的怀里了。

我细细地端详你，像品读一首宋词，想在一字一
句的品析中赏你的容颜，品你的内涵，懂你的情感。

三月初，春还早，大自然就已经用她的巧手，将一朵
睡莲栽到这明湖绿水之中。你便带着清秀和灵气，安静
的睡着，从容而典雅。交错的河道淌着脉脉的流水，时
而有小船悠悠荡过，穿着蓝底白花布衫的船娘，轻启红
唇，味道浓浓的昆曲小调，便随着橹声悠悠地荡开来。
细细的，柔柔的，软软的水面便细碎成你粼粼的梦。

人都说，你太柔，太美，像诗人笔下的少女，温
婉多情。可是，娇小的女子怎能有你的坚挺和厚重？
看那十四座古石桥，古朴质厚，形异韵重，桥桥相望
又桥桥相连，不仅贯穿了水乡的交通，更成就了你坚
实的脊梁，为你增添了坚挺的神韵。电影《摇啊摇，摇
到外婆桥》已使你闻名天下，陈逸飞的油画《故乡的回
忆·双桥》更让你声名斐然。一个弱女子的柔肩怎能
担得起如此盛名呢？更何况，你还有九百年的沧桑？
近百座的深宅大院藏着你深厚的底蕴；粉墙黛瓦，飞
檐翼然，临桥依水，又平添了一份悠然的雅韵。

最喜欢傍晚十分，华灯初上，沿河寻一家百年老
号，不必上楼，只临河而坐。要一壶阿婆茶，在淡淡
的清香里，悠闲地看着对面黑漆木格窗里，或情侣静
坐，或好友笑谈，暖黄的灯光，为清凉的夜映上柔柔
的温情。一间客店里，昆曲悠扬，软软的，绵绵的，悠
悠荡出，窗外的大红灯笼，便在这吴侬软语的清音里
轻轻摇曳，摇曳……软软的、红红的柔情便摇到静静
的夜色里，弥散，弥散……

摇得河水也酥软起来，颤颤的，闪闪的，像你迷离
的目光，漾过来，漾过来......周身的每一个细胞似乎都融
在了你脉脉的柔情里，随着水流一起，漾着，漾着……

那天晚上，父亲来电话对我说“平儿，昨天
是你的生日，我和你妈把时间看错了，还以为
是今天呢！你妈为你做的长寿面还放在冰箱
里，要不明天晚上你们回来吃饭……”

听着父亲的话，我已经热泪盈眶。42年
了，每年的生日，父亲总不会忘记，即使不在身
边，也不忘让我自己弄一碗长寿面，来祝福自
己的成长。而我呢，自打记事起，又有几次能
记起父亲的生日，能为父亲的生日送上儿子的
祝福与爱呀！

父亲和新中国同龄，属牛，农历二月初七
生。父亲是一头春耕的牛，命中注定要奔波劳
累。父亲在家排行老大，下面有三个妹妹和两
个弟弟。父亲很早就担起了家中的重担，十三
岁开始跟师傅学习裁缝，十五岁跟人学木匠，
十七岁又开始做油漆匠，十八岁的时候，随着
三个妹妹相继长大，便又参军来到大别山深
处，成了一名“挖地洞”的工程兵战士。退伍
后，被分配到南京青龙山，当了一名煤矿工人。

父亲总是用双倍的努力去工作，用微薄的
工资供大叔叔上完初中，再供小叔叔上大学，

而他自己却连小学都没能上完。即使这样，父
亲仍然依靠自身的努力自学完了无线电和家
用电器的相关教程，在80年代的农村，我们家
很早就用上了父亲自己组装的无线收音机和
微型电风扇，父亲也成了村里的大能人。父亲
对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成为一名无线电方面的
专家，以至于我家现在还存放着大量的报刊书
籍和父亲自学的手抄笔记，不争气的我却对此
毫无兴趣，这也成了父亲一直无法释怀的一桩
心事。

为了将我和妹妹抚养成人，父亲又开始
了新一轮的春耕与劳作。此时的父亲真的就
像一头春耕的老黄牛，任劳任怨，加班加点，
为的是每月能多拿几块钱的奖金。回到家
里，疲惫的他还要和母亲一起起早贪黑地制

作手工艺品来贴补家用。我考上技校的那
年，父亲所在的煤矿倒闭了，为了近千元的学
费，父亲也曾给远在另一座城市的小叔发去
了一封求援信。小叔是父亲用微薄的工资供
完大学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临行前，他对
母亲说：“你在家等着好消息，弟弟是不会令
我失望的！”

当我和父亲顶着烈日到达小叔工作的城
市，天下起了暴雨。我们赶在小叔下班的时间
到达，以免防碍他下午的工作。父亲像关心我
一样向小叔说了些无关紧要的话后，便问是否
收到他的信。叔叔懒懒地说：“一星期前收到
的，但我现在没任何准备，钱都买了债券股
票。”父亲脸上的笑容似乎凝固了，他无奈地
说：“平儿上学，我下岗，要交几千元的学费，我

也是没办法，只好请你帮帮忙。”叔叔听了我们
的话，生气地说：“要不你们先回去，到时我给
你们寄去！”我看了看父亲，他面无表情，额头
的皱纹似乎更深了，头发上的雨水顺着眼眶流
向面颊，重重地叹了口气，拉着我的手又冲进
了雨帘之中。

拖着饥饿和疲惫的身躯，我们很晚才到
家。当晚，父亲病了，高烧中的他却在不停地
呼喊叔叔的小名。几天后，尚未完全病愈的父
亲默默地背上斧头和工具箱，到外面给人家做
装潢。当我接过父亲用血汗换来的学费，都不
敢正视父亲的眼睛，那充满慈爱与无奈，甚至
带着淡淡的自责，充满血丝的眼睛，总令我无
法平静。

如今，我们都已经为人父母了，本该好好
享受天伦之乐的父亲仍然没能闲着，为了让他
的孙子能吃上没有污染的小青豆，他正快乐地
忙碌在自己开荒的菜地里。

这就是我的父亲。用一辈子的辛劳诠释
一头春耕老黄牛精神的父亲，一位用无私的父
爱默默支撑起一片天空的真实的父亲。

红红火火过大年，正月十五闹元宵，初
十喜逢人生日，二十又遇牛过寿，真可谓热
闹非凡，喜乐无限。如今，家家户户丰衣足
食，别说正月，就是平日里，也好似天天过
年，着实是好衣穿不尽，粮食挑着吃，好菜
吃不够，房子大又美，轿车多了去啊！一年
四季再不用愁什么吃喝穿戴，可不是真的
赶上了好时光了嘛！

幸逢盛世，庆幸之余，难免也有几分感
慨：我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叶，从童年至
青年的20多年里，几乎每天都在无奈的饥
饿当中苦苦煎熬，尤其是到了春天，更加度
日如年。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
吃饿得慌，肚子吃不饱，腰杆挺不直，人还
哪有什么力量可言？缺少必要的能量和营
养，各种疾病自然也趁虚而入。

1962年春天，正巧赶上三年自然灾
害，七八岁的我突然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父亲赶紧背我去大队卫生室看医生，那位
蛮有经验的刘老医生说：“这孩子饿坏了，
你回去弄两碗饭给他吃下去就好了！”父亲
吩咐母亲东借西凑好不容易找来一碗米，
又洗了一小篮子胡萝卜，等不得让母亲将
它斩碎就整的下锅煮饭，当我吃下两碗胡
萝卜饭以后果然慢慢好了起来。

每逢到了农历二月，家里几乎是吃了
上顿就没有下顿。为了度过80多天的春
荒，村上许多人家从前一年秋冬就开始准
备，如晒点山芋干、山芋丁，胡萝卜干、菜干
之类，所有这些，全都是为了来年春天用来
充饥。许多人家连20天甚至个把月也吃
不上一顿干饭。我家旁边有一条长达20
多里的篆河，河里盛产蚬子，每到清明前
后，父亲和大哥隔三差五操起探网摇着小
船到河里去探（捞）蚬子，回来洗干净后用
水一煮，再弄点青菜或韭菜，少许撒几把细
米粉，全家人每天中午都喝上两碗蚬肉糊
糊汤，一天也就这样给对付下来了。

为争取早点接上夏粮，不少人家还习
惯在自家仅有的二三分自留地里种点圆麦

（又称滚麦），因这种麦要比普通尺八大麦
提前七八天成熟，万一哪家实在糊不上嘴
时，就提前摘下大半熟的圆麦做些冷仁先
应付几日。七十年初期，我上高中，逐渐开
始长身体，从家里到学校足足五里多路，途
中还必须过一道渡船，每天中午放学回家
时，饿得实在走不动了，都得要在半道上休
息一阵。用不了几分钟功夫，两碗照见人
的稀粥喝下以后又赶紧忙着往学校里奔，
但我从不迟到或耽误上学。

我们十里八村还都有个叫“二月初二
打稻囤”的传统习俗。每年二月初二这天
清晨，家家户户大人都会领着孩子，用草木
灰在家前屋后的空地里打上若干个又圆又
大的“稻囤”，预示着当年秋天囤满仓满，又
能有一个好收成。为了生存，1976年冬
天，高中毕业快2年的我毅然决定报名参
军，一来到部队能吃上几年饱饭，二来报效
祖国，或许将来还能有个前途什么的。

当年为什么粮食会那么稀少，几乎年
年都不够吃呢？其实现在看来，无非有这
么几种原因：一是土地较少，且复种指数太
低。那时的许多农田大都是半水半旱，无
论水旱植物，一年仅能种一季。哪像现在
的土地，都是稻麦两熟，大多数田地，特别
是塑料大棚，每年产出大都是三到五茬；二
是种植技术落后，种植品种单一、低劣，单
产、总产太少，实在无法满足人的实际需
求；三是土地肥力不足，科学种田的技术跟
不上，化学肥料研究、开发及生产十分滞
后。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分田到户”
后，以往这种低产缺粮的情况才得以改变，
那种穷日子才总算熬到了头。如今有了党
和国家的好政策，不仅多项农业科技逐步
走到了世界前列，而且人们干事创业的观
念和激情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物质
丰富，老百姓的腰包也一天比一天鼓了起
来，眼下正月过后，再不会有谁担心曾经那
样的春天难熬或春荒再现了！

有次陪大学师兄去看电影，在回来的
路上，他用自己的理解诠释影片的故事，条
分缕析，口若悬河，我听得如痴如醉，如梦
如幻。他不仅说得好，写得也很精彩。从
他的身上，我发现从口到手，也就是一步之
遥，原来文学的天地如此奇妙无比，繁花似
锦。

让文字进入到生命的历程，写作是一
条径情直遂的通道。舞文弄墨，如锦如缎，
横溢才华，这是最初投稿者的自信。待到
泥牛入海杳无音信，翘首以盼望眼欲穿，却
是“过尽千帆皆不是”，这才感到发表文章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突然有一天，文字变成了铅字，喜不自
禁，溢于言表。本以为跳出龙门，从此破窗
效应会随之而来，没想到后来依然故我。
除了写作水平的原因外，还有不熟悉报刊
的定位。就这样边写边改，在时间的隙缝
里捞字码辞，写作成了一种业余的生活方
式，代表着一种对生命的追寻、人生的追问
和美学的追求。

雨果说，比大海辽阔的是蓝天，比蓝天
辽阔的是人的内心世界。写作正是透彻瞭
望这个世界，开辟了一望无际的广阔天
地。在喷珠吐玉之间，删除没有必要的遗
憾和琐碎，也可以让自己的心灵晴空万里，
没有一丝云彩。

锐意求新就要写出自己的境界，这是
对写作的尊重，也是对读者的尊重。无需
自我设限，更不能画地为牢，将文字交给生
活，感受、思辨、体验，交给无微不至的思
绪，如波涌浪涛，写出自己的灵魂密码，绘
就命运的运动轨迹，这也许是竭尽努力后
的一种不强求，而事实上顺其自然正是水
到渠成的最高级别。

关于写作的灵感，有时千呼万唤不出
来，可待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
村。“为赋新词强说愁”，肯定不会有打动人
心的文字，写不出来要毫不犹豫地放下。
有时看似离开了原来的写作，其实思考却

一直都在，“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
有声”，不经意地就会想通了所有问题，或
者发现了全新的思路，这时仿佛看到联翩
画面，听到纯美的声音，细腻的思维与情绪
的流动，好像在虚空中踏云悠游，仙风道
骨，源远流长，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
溢于海，超然文字，了然语句，悠然段落，蔚
然篇章，会如约而至，呼之而出！

写作方式的瞬息万变，不进则退，慢进
也退。当电脑刚出现在始发站时，我就急
急忙忙地购票上车，去领略沿路的风景。
只是当年因为操作系统还不完备，操作不
流利，不过很快就进入到了互联网写作时
代，接着就是手机的写作年代。在地铁、公
交车时间都可以利用，记录自己的思路流
程，也吸收网友的合理建议，而不像以前那
样，匆匆忙忙，甚至手忙脚乱，先要记在纸
上，然后再改到电脑上。

多少年来，左手键盘，右手鼠标，在文
字的世界里浪迹天涯，在想象的宇宙中一
往情深。破茧成蝶来自于时间的累积，文
字的叠加也会变成风景，多少年后再回首，
你会发现许多文章的温度还在，在这里记
叙、描写、抒情、议论，也在这里成长、成熟，
那些都是曾经的生命精髓和时空的存在。

岁月渐远，芳华已逝。翻开泛黄的剪
贴，读起来依然热泪盈眶，情不能已。男儿
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柔暖处，对于写作者
来说，泪点就是动情点。也许是由来已久
的缘故，我们对透着油墨香味的铅字情不
能移，以致网络载体已铺天盖地，大张旗
鼓，我们也会不失时机地建立了自己的博
客或公众号，也不会拒绝向网络媒体投稿，
但我们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死心眼，念
旧，执着，还是比较喜欢纸质报刊上出来的
铅字，哪怕是在网络媒体登载过的文章，也
还希望在传统媒体上刊发出来，这些文字
如空谷幽兰，气若芬芳，沁人心脾，回味无
穷，如此的感觉在我们心中，至今顶天立
地！

周末老婆加班，孩子高中补课，只有我一个孤
家寡人开着车去乡下老家看父母。午饭后，返程的
路上，一个穿着校服的孩子在寒风中默默地等着中
巴车的到来。这一幕很熟悉，让我想到自己当年求
学时的种种艰辛，动了恻隐之心。

“同学，上学去啊，上车吧，我顺便捎上你。”
按下车窗玻璃，我近距离地对他说。

孩子问我：“多少钱?”
我说：“不要钱。”

“不要钱？”孩子摇摇头表示不相信。
“我没钱。”孩子紧接着又来了一句。
我知道他的意思，怕上车后我坑他问他要很

多的钱。想到这，我一下子恼了，有一种受辱的
感觉。平时自我感觉不是很高尚，但也不至于下
三滥到欺负小孩的地步，便赌咒发誓说谁要钱谁
是王八蛋。

这话不说还好，一说更糟，孩子很警惕地躲
到一边，再也不理我了。

到下一路口，又看到一个学生模样的孩子在
等车，我邀请他上车，他问多少钱，我说八块，这
个钱就是乘中巴车的费用。孩子很高兴地把行
李放到后备箱，然后坐到副驾驶位置上。一路上
我们聊得很嗨，谈学习、谈老师、谈同学，还谈自
己私下的小秘密。在愉快友好的氛围中，我把他

一直送到学校门口，孩子连声说“谢谢叔叔，叔叔
真好”。因为他知道坐中巴车只能在车站停，不
可能送到校门口的，他肯定是感觉花一样的钱享
受不一样的待遇，当然很高兴。

孩子给我钱的时候，我说不要。他很奇怪，
不是说了八块钱，怎么不要了呢？我没有回答，
只是反问：“如果叔叔开始就说不要钱，你还上叔
叔的车吗？”

孩子一下子愣住了，他大概是没想到我会不
要钱，更没想到我还会问他这个一时不好回答的
问题。

孩子拖着行李，一脸不解，若有所思地走了。
望着他稚嫩的背影消失在校园的人来人往中，我
的心情变得好沉重。扪心自问，不要说孩子，就是
我们成人，又有几人能够相信不要钱可以搭陌生
人车的呢，陌生人的车不要钱你敢乘吗？

太多的虚伪狡诈、坑蒙拐骗无情地践踏了社
会道德，人与人之间变得小心翼翼，处处设防。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已经成为家长和老师教育
孩子保护自己的至理名言了，更何况是“坐陌生
人的车”呢？

是谁让我们做点善事要用谎言的名义呢？
家长没有错，老师没有错，孩子更没有错，那错在
那儿呢？

父亲是头“春耕牛”
梅大平

颂歌二首
屏子

熬 春
崇英俊

不要钱你上车吗
范志兵

周庄三月
王岳

写作的春秋之趣
张永祎

铿锵玫瑰
宫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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